我是Ivan，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结束时，我收到好几家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我当时不太确定我究竟该去哪一所高校，最后选定3家高校，我开车到这三家高校去看看这些高校的好与坏的各方面。我希望加入高校内的弟兄会，所以这些高校的弟兄会也是我考察的范围内。 虽然这三所高校各有优劣，但我最后决定去戈登科技学院（Gordon Malston School of Science）就读，因为这所高校非常有名，而且大部分毕业生有着光明的就业前景，这个决定后来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暑假将近结束，我收拾好东西、打包好行李、与高中朋友、同学道别后，我就开车来到戈登科技学院。起初，我作为新生，我打算住在学生宿舍中。不过，因为我特别想加入那些弟兄会，所以我从开学第二周开始就尝试加入不同的弟兄会，这些弟兄会中有一个名为UNK（Upsilon Nu Kappa）令我非常感兴趣，因此我就放弃加入其他弟兄会的打算，专注于加入UNK。 

不同的弟兄会在学生会大内开设摊位来招募新的弟兄，UNK的招募人员邀请了我去他们的House参加入会讲解。这个招募人员有着友善的脸孔，一边热情的推介着UNK弟兄会，一边对我说他们正在寻找那些能够承传UNK精神的新生，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这个UNK弟兄会有些不同，其他弟兄会、姐妹会的总坛大多在校园内或附近区域，唯独这个弟兄会的总坛在城郊的一处大房子，位置不算远，但有点偏僻。我当时玩了一些心理战，为了不让自己表现出非彼不可的态度，我故意迟到15分钟。当晚，一共有八十名新生参与，但招募人员说到他们每年只会招募20名新弟兄，以表示他们不是那些随随便便就可以参加的低等弟兄会。 

负责向我介绍的弟兄叫Brad，他是一名初级弟兄（junior brother），他带我参观整个UNK弟兄会总坛、布局、弟兄会内部荣誉榜。这个荣誉榜其实是屋子内的一面墙壁，上面列举了一些这个弟兄会过去曾经达到的成就、过往弟兄们在学术、体育等各方面的优秀成就等等。 

我看着墙壁上一行行光辉的字句、照片，我突然发现有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体育方面有成就的弟兄都是肌肉男，不是那种在街头随便可见、有点肌肉的那种，而是像健美先生的那种；而那些在学术方面有成就的弟兄却不是肌肉男，有很多可以算是胖子，或者有些腰围。我当时只是觉得这情况挺有趣，但没有就此深入探究。 随后，Brad带着我继续看UNK总坛，我参观了睡房区、洗浴区、备餐区、起居生活区、洗衣区，感觉没什么问题，除了有一道门的锁着的，不容许外人参观。我问Brad那道锁着的门通往何方，他笑着说那是给弟兄们使用的，如果你加入了我们，你到时候就会知道。 

参观完结后是例行的派对，我们一直疯玩到凌晨才被送回校园宿舍区。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再次被邀请到UNK的总坛参加第二次的派对，我发现这次的人少了很多，上次有80人，这次只有大约40多人，我想那些没有来的人应该是去了其他弟兄会或者对UNK没有兴趣。招募人员对我们说，今天晚上会搞一场派对，但派对结束后就正式开始入会考验，入会考验有三场，通过入会考验的20人就会被接纳成为新的弟兄。 

第一场考验是要我们准备一些东西，招募人员给了我们一张单子，上面列出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有个别东西看起来很奇怪，或者只能在乡村、农场才找得到。由于人数总多，招募人员吧我们分组，Todd和Charlie被分配与我同组。我们的单子上一共有5项东西，分别是钢琴线、折迭桌、钳、绳，以及emasculator rings。我们本来打算网购这五项东西，但招募人员说筹集这些东西的期限是第二天正午，这肯定无法网购，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等候送货。

所以，我们三人就分配采购任务，Todd的家在农村，所以就由他负责去采购emasculator rings；而我叔叔Hecatom是搞杂项贸易，他仓库里有很多折迭桌、绳，所以我就负责去弄这两项；Charlie就负责去买剩下的钢琴线和钳。我从其他组员的口中得知每一组的采购清单上都有一些奇怪的项目，我们组是emasculator rings，其他组是一些手术用具，这种奇怪的采购清单令我对这个弟兄会更感兴趣。 第二天正午，我们三人成功弄来那五项奇怪的东西，并交给招募人员，他们接过、检查后让我们参加稍后举行的派对。我们三人因为是不同专业，所以就暂时分道扬镳、各自去上下午的课。 

晚餐过后，我洗了澡，然后开车到UNK的总坛去参加这个派对。我到达时，所有人都聚集在起居厅，等待着招募人员的宣告，他们拿着一张名单，他们会喊出入选者的名字，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些被选中的人就成为候补弟兄，招募人员继续说，如果要通过剩下的入会考验，就要在未来的一个月为弟兄会作出「贡献」，也就是当UNK弟兄会的打杂，以及指定弟兄的私人仆人，我的指导弟兄就是Brad。除此之外，我们这一个月还要住在这座「城堡」里，去亲身感受UNK的生活方式。 

我们接下来终于可以进入那个被锁上的房间，我们进去后，发现这房间比较像是一个集体洗澡的浴室，却只有在房间的后半部有五个花洒、以及有一系列只有半个人高的围板。招募人员此时要求我们脱光所有衣服，然后赶紧清洁我们身上的的污垢。淋浴后，招募人员说此时要进行两个仪式，首先是剃毛，我们需要把身上头发、眉毛以外的体毛全部剃光，并保持这种状态一个月。辅导弟兄们给了我门一把剪刀用来剪掉一些比较长的体毛，以便剃除。 

再剪掉身上的长毛后，辅导弟兄们拿着剃刀来剃除我们身上的毛，这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被另外一个男人剃屌毛，我居然因为赤身裸体的对着另一个只穿着内裤的年轻肌肉帅哥而有点兴奋。我的阴茎因而勃起了，但还不太硬。当剃刀在剃除我的阴毛时，我的阴茎竟然更硬了。为了转移视线，我东张西望，却发现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另一个男人剃毛弄得勃起的人。待我们被剃光了阴毛、腿毛后，我们这些赤身裸体的新人被辅导弟兄们带去再洗澡，把剃下来的毛发冲洗干净。 

完成剃毛仪式后，我们被带去起居厅去看电视，当然不是晚间新闻。这时候，UNK的会长出来自我介绍，然后给我们看黄片。我开始觉得这弟兄会的入会仪式比其他的好太多了，我发现我们这时间一直光腚，而其他老弟兄们却穿着衣服，有些只穿内裤。 

我们一直看黄片一面勃起，其他弟兄们、候补弟兄们也勃起了，他们的内裤变成了一个个帐幕，其中有一个弟兄更是直接掏出阴茎，对着屏幕打飞机。我环顾四周，除了会长外所有人皆勃起了，我当时在想会长的阴茎一定很短，所以我才看不见他勃起的阴茎。我们的黄片之夜结束后，我们都被安排住在UNK总坛的客房，我们睡前被吩咐最好裸睡。 

由第二天开始，我们这些UNK的候补弟兄们就住在UNK总坛的客房区，平常不用上课的时候就要留在「城堡」内，还要一丝不挂的负责清洁工作，或者其他老弟兄们所交托的工作，只有外出上课、采购时才可以穿上衣服，不然的话就无法通过入会考验。 

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接到新的指示，这指示要求我们这些候补弟兄们与对方进行同性性行为，并说如果不愿意进行同性性行为的后部弟兄将无法通过考验。这项指示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很难接受，但我的情况不同，我一直以来对于自身性向有些迷惑。我高中时曾经和女同学、男同学上过床，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有可以借这个机会去进一步探索我的性向。 UNK招募人员在这方面很贴心，他们首先指导我们为对方按摩，并以此为入手引导我们进行性行为。

到了这个星期五，我们这些愿意留下来的人（大概除了我外），由不了解同性性行为到可以为其他男生口交。经过这一星期的训练，我发现我很喜欢给其他男人口交，而我的口交技术非常好，Todd、Charlie他们的精液几乎都要被我吸干了，因为我非常享受吞食阴茎、男人精液的滋味。由于我拥有能够给其他男人高潮的意愿和能力，我想我真的是一个小基佬。我以前没有认识到这点，但我发现我自己好像是一个专门为取悦其他男性而存在的人，这也没错，毕竟男人自己要比女人更清楚该如何取悦男人。而且，一旦享受过作为基佬的乐趣，肯定不会再作直男。 

第三周，我们被要求戴上ball stretcher，这是一种可以拉长春袋的小工具。我当时有点困惑，但还是没有特别怀疑，毕竟兄弟会入会仪式上经常出一些伤亡的大新闻，而我们这些被要求裸体、戴ball stretcher相比之下就文明多了。这时候，我们这些候补弟兄开始被鼓励进行肛交，老弟兄们给我们看GV，去观摩。

第四周，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要继续戴着ball stretchers和清洁房子，有些候补弟兄们已经开始肛交。星期四晚上，会长召集所有候补弟兄，对我们表示UNK后天，也就是星期六晚上7时有一个派对，会长说他们邀请了一个姊妹会来「访问」，而且「访问」结束后就是入会仪式的最后一关，之后就是正式的入会仪式。在结束宣告前，会长叫我们在参加「访问」前脱下ball stretchers，以及穿上衣服。 

那天晚上，派对非常热闹，有20多个来自姐妹会的女生参加派对，到了凌晨12时，所有人都进入那之前被锁上的房间，却出奇的不觉得挤逼。我们进来后，都被各自的辅导弟兄绑在墙上。 

会长待所有人都进来后，他说：「今晚，我们UNK弟兄会将会有20名新弟兄加入，我想你们也应该猜出UNK其实是一个基佬弟兄会，如果你对这个事实感到不适或者不愿意加入可以立即离开。」 

会长说罢，却没有人离开，显然我们经过过去一个月的调教，我们都已经习惯同性性行为，而那些绝对不能接受的人早就离开了。

会长见无人离开，于是接续说：「今天来参加派对的女生，她们都是来自另外一个拉拉姐妹会，她们想要孩子，所以今天来『提取』你们的精液来受精。」 

我听了会长的话，内心非常复杂，我是来自一个传统的家庭。我叔叔Hecatom对我和我的兄弟非常好，但因为他是个基佬，所以我爸在家里完全不提及我叔、也不邀请他出席家庭聚会和活动。而我三哥Pylos和我一样都是小基佬，为避免麻烦，他非常的低调，完全不提及他的性取向，直到我有次发现大哥和二哥在鸡奸Pylos时才发现他是基佬。在这种传统的家庭氛围下，我一直想为人父，但最近发生的一切让我的传统信念有所动摇。 

正当我思索之际，会长再次开口：「现在，你有最后一次机会退出UNK，因为由现在开始，直到入会仪式结束这段时间都不许任何人出入。」

虽然会长这样说，但依旧没有人离开。但我更感惊奇的是，我们这些人居然愿意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生孩子······

会长此时宣布：「终极入会仪式开始！」 

有个女生走向我，她身高大约五尺三寸、中等身材、虽不是超级模特，但却别有韵味。她对我笑说：「你真是个很有魅力的壮男，我很开心能够怀上你的孩子。」

说完，她就立马给我打飞机，她一开始动作很慢，然后渐渐加快。她要我在临近高潮前通知她，让她能够用试管接下我的精液。她的动作越来越快，我就越来越接近高潮，在快感的影响下我差点忘了通知她，但体内蓄势待发的高潮是我不由自主的大叫：「就是现在！我快要射了······」

她立即拿起试管，对着我的龟头，然后我就像洪水一样把一股股精液射入试管中。她把最后一滴精液从我那疲软的阴茎弄进试管后，她对我微笑的说：「希望你觉得爽，因为那可是你最后一次······」

我一时间不明白她的话，然后我看看我辅导弟兄Brad的眼神，心中有点不安的感觉。女生们带着我们的精液离开了，弟兄们提起一个个箱子，他们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手术剪刀、注射器、绷带等医疗器具。 

此时，我们的辅导弟兄们全体脱光，并把我们这些人其中一只手松开，让我们去摸辅导弟兄们的肉体。会长此时也脱光了，不过他站得远，而且是站在一张桌子的后面，所以我们没能看清楚会长的裸体。 我开始去摸Brad的身体，我先从他的头开始摸，一路往下去摸他的脸、右肩、胸膛。

突然间，有人大叫「NO！你能不能对我们这样做！」

我循声望去，那人叫Hans，他在我右方，他的手还在摸他辅导弟兄Joe的春袋。我心想不妙，立马去摸Brad的春袋，我心中最大的恐惧被证实了，因为Brad连春袋都没有，他阴茎下方只有一条微微凸起的疤痕。原来，UNK弟兄会的成员都不是完整的男人，而是阉人。 

很多人都想离开，毕竟当基佬和当阉人是两回事，但一个老弟兄Rufus此时开口说：「没有人可以在仪式结束前离开这个房间！」

我想这个所谓的仪式恐怕就是阉割手术吧！这话还不算是最震惊的，震惊的是会长站了起来，露出他的下体。会长身形健硕，但他的腿间却完全空无一物，除了一个小洞，Brad还有一条大阴茎，而会长是完全没有生殖器。 

会长此时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震惊，我当年也是。我们UNK不单单是一个基佬弟兄会，而且还是一个阉人弟兄会，我们所有弟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男人，他们不是没有阴茎，就是没有睪丸，或者全部都没有。我知道不一定要变成阉人才可以做基佬，但只有被阉掉才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弟兄会的秘密，毕竟没有人会对外到处宣扬自己被阉了，我们这个弟兄会的秘密也因此不会外泄。」

会长接着说：「普通弟兄们只需要选择失去生殖器的一部分，要么被摘取睪丸，要么被割掉阴茎，想要接任会长的弟兄需要像我一样放弃阴茎和睾丸。弟兄Brad想要接任新一届会长之职，经过弟兄会成员及理事会考察及格，决定批准他接任申请。因此，Brad在你们的阉割手术完成后，接受阴茎切除手术，以满足会长候选人的资格要求。弟兄Brad，你准备好放弃你的男根吗？」

Brad微笑着点了点头，以示同意。会长如是说：「那我们开始仪式！」 

一些人在试图求饶，希望可以保住男儿身，但徒劳无功。我们都被打了局部麻药，这样可以把疼痛感减到最低。阉割手术是一个一个的进行，Charlie是第一个被阉割的人，他看非常恐慌，他的辅导弟兄是二年级的William，他看了看名单，知道Charlie是足球队成员。 

William在得到Charlie肯定的回答后，问他：「Charlie，你想失去睪丸，还是阴茎？摘取了睪丸后，你还可以像男人一样站着尿尿，只要服用激素，你的肌肉量还可以维持下去。虽然运动员需要药检，但失去睪丸后你可以凭处方服用男性激素，还不会被查禁，之前很多学长也是这样干的。而割掉阴茎而保留睪丸的话，在激素普及前的运动型学长就是这样干的，你不用吃激素，但你没法站着尿尿、手淫、操其他人的屁眼，只能像女人一样蹲着、坐着尿尿和被操，而且在更衣室更衣、洗澡的话会很不方便。那你你想怎样失去睾丸还是阴茎？」 

Charlie面有难色，犹疑不决，William进一步说：「我们限于技术，不能把尿道口移到会阴，你看会长他没了阴茎，他的下体现在只有一个尿孔。没了阴茎会导致尿失禁，会长自从被割掉阴茎后经常尿床，白天还要穿尿布，我多次看见会长穿着成人纸尿布在洗衣房里洗床单，所以我还是觉得摘取睪丸比较好，伤口小，康复速度较快。」 

Charlie无奈，只得选择失去睪丸。William一手托起Charlie的阴囊，一手用手术刀在他的阴囊左右两侧各割开一道口子，暗红的血一下子流了出来，Charlie因为早前打了麻醉针，所以没有痛得惨叫。他的睪丸被William从两侧的切口中挤了出来，并放到盘子里，William把Charlie的阴囊切口缝上，Charlie从此就失去男儿身，成为一个绝子绝孙的阉人。其他运动员，如：Mason、Alvin、Jonathan、Felix也是被William用同样方法阉掉。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非运动队的成员，此时William退了下来，换成brad来阉割我们。对我们这些非运动员就不是直接摘除睾丸，而是用我们之前买的elastrator bands，套在我们的春袋上，断绝血液流入春袋，使春袋连同睾丸自行坏死，这种办法需要时间，所以在William为运动员们摘除睾丸前，Brad就已经把elastrator bands套在我们的春袋根部上，所以在William完成他的工作时，我们的春袋都已经发黑。 

Todd是第一个被阉掉的人，Brad用手术刀沿着elastrator bands把Todd整个黑黝黝的春袋割了下来，Todd一边看着他那坏死的春袋被Brad一刀刀割下来，一边低声的抽泣着。Todd失去男儿身后，Brad先把Todd的春袋放入一个空瓶子里，然后交给另外一个弟兄Alex，我想UNK应该是要保存我们那被割下来的春袋吧。Jim是第二个，他不但不哭，反而有种很满足的神情。Jim的春袋被割了下来后，下一个就是我。 

我对于被阉割似乎非常兴奋，Todd和Jim以及其他人的阴茎都是疲软的，唯独我的阴茎在这段期间内一直勃起。Brad走近我的下体，他看到我勃起的阴茎，笑了笑说：「Ivan，你这么想要被阉割吗？」

我很尴尬，Brad依旧沿着elastrator bands把我的春袋连同睾丸一起割了下来，因为打了麻药，所以不疼，只是有种奇怪的牵拉感。 其余的人，如：Nick、Norton、Tom、Edgar、Wilson、Sam、Peter等人也失去了他们的睪丸，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睪丸摘除，但有些例外。

在William动手前，Damian、Gerald和Adam这三人坚持要睾丸，不要阴茎，所以就没有用elastrator bands套在他们的春袋上。他们三人的阴茎是由就读医学院的老弟兄Hippolytos切掉的，Hippolytos给他们三人留下大概一寸左右的阴茎，因为他说他之前为会长割掉阴茎时割得太多，导致他现在憋不住尿，和尿尿不方便，留下一寸左右的残根方便他们尿尿。 

阴茎切除手术看上去非常简单，Damian、Gerald、Adam三人的阴茎被Hippolytos弄硬后，Hippolytos用手术刀将他们的阴茎切下来，之后从盘子里拿了一条导尿管，往他们三人伤口中间的孔插了进去，并用纱布包好了伤口。Hippolytos对他们三人说那条管子是为了保持尿道口的开放，在伤口愈合之前要一直插着，不能移开。Adam打趣地回应说，这样的话他还能继续像男人一样站着尿尿，我们听了都笑了。我一边看着他们三人被割掉阴茎，一边不由得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俩要放弃阴茎呢？要是保留阴茎的话，表面上还可以像一个男人一样站着尿尿、在更衣室里的麻烦也比较少，但没了阴茎的话，生活大有不同。 

当所有新进弟兄们都失去男儿身后，到了当晚仪式的高潮——候任会长Brad的阴茎切除手术。Brad此时脱光了，躺在另一张手术床上，并分开了双腿，四个老弟兄Apollodorus、Jerome、Paul、Kevin上前按着Brad的四肢。会长宣布Brad的阴茎切除手术按UNK的惯例不打麻药、而且还不能留下任何残根，要切的的干干净净。会长再问他是否真的要切除阴茎，因为一旦切掉阴茎，他往后就是一个彻底的阉人了，连半个男人也不是。Brad说他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了，还笑着说他很期待蹲下尿尿。会长于是给他打最后一次飞机，Brad的阴茎在会长的撸动下越来越硬，而Brad的呼吸声也越来越重，Brad很快的大声呻吟，一股股透明的液体从Brad的八寸阴茎中激射而出，其他人似乎对Brad射出的透明液体议论纷纷。 

站在我背后的Damian问我为什么Brad高潮是射出的是透明的液体，我说这是因为Brad没了睪丸，也就没有精子，所以射出来的液体是透明的。Damian问要是他现在马上打飞机的话是不是也会立即射出透明的液体。我说不是，因为男性体内的输精管还会存有一些精子，所以一开始还是能射出精子的，所以想要当爸的就要赶快去储存精液。待射出几次精后，我们这些阉人体内的精子全部射出后，我们的精液才会变成透明。

老弟兄Rufus揶揄Damian说：「Damian，我得提醒你，你已经没有阴茎了，你不能打飞机，只能被插屁眼。」

老弟兄Kenneth也插口，说他被摘除睪丸后差不多一个月后才射出透明的液体。William面露不屑的说要是Kenneth多打几次飞机的话，几天内就会射光体内残存的精液了。 

在Brad射出最后一股如清水一样的液体后，Hippolytos拿起手术刀，把刀放在Brad阴茎的根部，开始割掉他的阴茎。Hippolytos切到一半时，Brad已经痛得大叫，但Hippolytos没有停顿，很快就切掉了brad的阴茎，Hippolytos此时处理Brad的伤口、插上导尿管，而另一个弟兄Thomas拿了止痛药来喂Brad吃。 

Brad的阴茎切除手术完成后，Apollodorus、Jerome、Kevin就把Brad扶去休息，Kenneth、Williams等老弟兄就带我们回客房区，而会长、Thomas、Hippolytos就留下为我们的一对对的睪丸瓶子标签、封好保存起来。 

我们这些被摘除睪丸的人的伤势好的比较快，几天后，Damian、Gerald、Adam和Brad的伤势也好得差不多，但未完全康复。到了下一个星期六，我们又回到那个失去男儿身的地方，我们，不论是老弟兄还是新进弟兄，全部脱光。会长和老弟兄们要检阅我们的下体，老弟兄们看着我们这些新人一个个的展示我们的新下体。只是被摘除睪丸的人没什么好看的，只有一条阴茎孤零零的下垂着。但Damian、Gerald、Adam和Brad这四个被切除阴茎的人却很令人着迷，至少是令我很着迷，我看着他们下体的尿道口，我的阴茎不由自主的硬了起来。对，靠着服用激素，我的阴茎在失去睪丸后还能勃起。 

Brad已经接任，成为UNK的新一任会长，他首先祝贺我们成为这个阉人弟兄会的新弟兄，然后说所有被摘取睪丸的弟兄在每个月可以领取弟兄会提供的睪酮，用来维持性欲及肌肉，他还开玩笑的说肌肉对基佬的重要性就像胸部对女性一样，绝对不能失去。会长还说以下是性交环节，新、老弟兄们可以自行选择性交对象，Brad还特别鼓励我们新弟兄们多次高潮，把体内残存的精子给射出来，射到其他弟兄的体内或其他什么地方上。 

我想我爱上了Brad，我于是去找他，提出要跟他做爱，Brad笑了笑，我就等着你这句话，然后噘起屁股。我用手摸了摸他的尿道口，我的阴茎立马就硬起来了，于是就操了Brad的屁眼，阴茎被Brad温暖的直肠紧紧的包围着，龟头被磨察着，很快我就高潮了，我感觉就把我体内的一切都射出去了。当我拔出阴茎时，我看见一些奶白色的液体从Brad的屁眼流出，我想这就是我体内残存的精子吧。Brad见我看得出神，笑着说这些精液是你做爸爸的最后希望了。我一边玩着Brad的胸肌，一边回答说，我是一个小基佬，本来就没打算有孩子，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件事。 

差不多一年后，当晚替我打飞机的女生来找我，原来她叫Helen，她用了我的精液去做人工受孕，结果成功受孕，并诞下一个健康的男婴。现在她抱来给我看，她笑着说这孩子很像他爸爸。我问Helen，孩子有了名字没有，她说他也叫Ivan，希望他长大后也能像他爸爸一样有吸引力，我一边抚摸着我儿子那小小的阴囊，一边肯定Helen的话。
